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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田壮壮导演的纪录片《德拉姆》的批评经常局限在艺术批评的窠臼中。从生态批评的角度

看，其冷峻影像中有自然美的复魅，在沉闷影像下蕴涵了丰富多彩的绿色诗意原则，在影像符号背后

有生态存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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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德拉姆》自问世以来，评者如潮，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无论是竭力推崇还是吹毛求

疵，众多评论文字令人遗憾地几乎都局限在传统艺术批评的窠臼中，以至于勉为其难、语焉不详

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使一部虽然称不上是杰作，但本应引发影视制作观念转变的作品，淹没在批

评的嘈杂中。个中原因就是批评视野的局限，忽视了影片的生态美学内涵。 

一、冷峻影像中的自然美复魅 

国内对《德拉姆》最为权威和最有影响的评价是 2005 年首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最佳导

演奖的评委评语：“透过冷峻的镜头视角，传递博大的人文关怀，一段茶马古道上寻访中思索的旅

程，让国人初识纪录片深邃的艺术意境。被认为是中国导演本年度最具国际水准的一部作品。”① 

评语写得很到位，精致又情感化，表扬的核心在于“博大的人文关怀”和“深邃的艺术意境”，

前提是“冷峻的镜头”，而这恰恰以最寻常的“从主客体二分到主客体融合”的认识论美学原则，

背离了导演的“生态整体观”创作初衷。 

导演之所以要“冷峻”纪录，是因为他虔诚的创作心态：“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就像高原的

山脉一样，不卑不亢，充满了神奇般的色彩，与自然和谐地并存——我们这些外边来的人，只能

仰视他们、欣赏他们、赞美他们——这里能够给你一种力量，一份祥和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

并不会因为你的赞美而改变自己。”② 

从生态美学观看，“仰视”体现了导演镜头下的茶马古道的自然美和作为自然美一部分的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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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材料来自《德拉姆》DVD 封底宣传语. 



 

蔡贻象等：影像的复魅：纪录片《德拉姆》中的生态美学观 51

态民族，“从祛魅到复魅”的价值。所谓“祛魅”，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使我们对自然失去了神秘

感；而所谓“复魅”，就是要恢复对自然必要的敬畏、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在田壮

壮的心目中，自然美不是与社会美、形式美和艺术美对称性存在的美，而是通过影像独立出来的

魅力。正如曾繁仁所概括的，是为了在烦躁的当代生活中“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恢复大自然的

神圣性，恢复大自然的潜在审美性”[1]262。纪录片的最高目的，是要将散落在边地的自然——茶

马古道的景、人、事，以影像崇拜的方式展现出来。 

田壮壮天生具有诗人般敏感细腻的感受能力，他用一颗赤子之心去谛听鸟儿的歌唱，欣赏天

空的色彩，嗅闻花朵的芳香，品味雨水的味道。影片大量使用空镜头，客观呈现大自然的神奇、

神圣和潜在审美性。 

大自然的神奇性是指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无论人类的科技如何发达，都不能穷尽它的

奥秘。《德拉姆》中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体现在无处不在的雾气上。它虚无缥缈、变化无常，是平

安女神——德拉姆的化身。女神庇佑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天地之间充塞着神灵的恩泽。影片第一

个镜头就摄人心魄：女神缓缓揭开笼罩村庄的面纱，好似一幅空灵飘逸的山水画逐渐展开，美丽

的脸庞赫然呈现，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导演在幕后花絮中解释这个镜头的获得纯靠运气，是大

自然造化的神奇和美丽。观众久久凝视着这个镜头，感受到宇宙万物的神秘与生命空间的拓展。 

大自然的神圣性是指自然是人的生命本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好比婴儿与母亲之间血肉相连、

难以割舍的依存关系。《德拉姆》纪录了茶马古道怒江流域段马帮的生活以及居住在大江两侧居

民的生活，已不仅仅是现实本身的呈现，而是田壮壮将感悟和思考进行艺术化表述和茶马古道影

像意义化的过程。银幕上的怒江绕山前行，时而穿过乱石，惊涛拍岸；时而流入森林，微波荡漾。

索道下的怒江好像狂吼的猛兽，让人不寒而栗，张扬了两岸人民粗犷、刚毅和不屈的民族个性。

截然相反的是，月光下的怒江则像一条闪闪发光的腰链，温婉缠绵，塑造了两岸人民温柔多情、

乐善好施的美好形象。纪录中的怒江影像在还原中变异成了一个颇具神圣感的抒情形象：哺育了

两岸人民，他们彼此之间拥有休戚与共、血浓于水的情感。怒江隔断了这里与外部的联系，造成

了物质资源的贫瘠，但也映衬得生活更具有历史沧桑感。天宽地阔将怒江两岸居民生活的苦难简

化成生命的达观，所有的愚昧、悲痛都被散布在天地间的微风吹得干干净净。104 岁的老太太经

历岁月的摧残和生活的压迫，依然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被妻子抛弃的村长毅然顶住流言的压力，

默默为村民奉献自己的精力；与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赶马人拼命赚钱，为将来幸福的生活努力打

拼。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尊重就像大江奔流永不停歇。 

大自然具有潜在审美性是指大自然的美并不是因为人类的存在才显现，它本身就具有形式美

以及力量美。康德认为艺术只有近似于自然才美的观点，体现了自然和艺术的审美共同性，而黑

格尔则断言，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他将自然美开除出美学殿堂。田壮壮明显倾向于康德的观念，

镜头语言中的自然风景成为凌驾一切、毋庸置疑的美感对象。自然中的美具有客观性、不可磨灭

性，它们不是因为人类的欣赏才存在美感。在这种观念统帅下，田壮壮的摄影机与拍摄的对象总

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用谦虚卑微的姿态去仰望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从怒乡丙中洛到藏地察瓦

龙，总路程共 90 里，一路上，风景如诗如画。太阳从对面的山坡绽放出笑脸，为林霏披上一件

金色的外衣，层林随着微风舞动好似巨浪翻滚。江水湍急，一只雄鹰展翅飞过，雄健的身体镀上

一层金边，在青山绿水中自由翱翔。藏地的路自身具备生命特质，它不是因为马帮的穿梭才展露

它的美丽，脾气暴躁的时候，一股微风便会招惹得狂沙漫舞，展现扑朔迷离的彪悍美；脾气柔和

的时候，阳光普照下小路条条分明，展现清晰透彻的温顺美。但同时自然美与人类头脑机制中所

固有的审美具有一脉相通的特质，正如藏路体现的彪悍温顺犹如男人女人的性格。用方东美的话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第 22 卷第 4 期 52 

概括就是，“自然”是“天地相交、万物生长的温床”；是“宇宙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是“含

蕴着理性的神奇与热情交织而成的创造力”；是“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的混融圆通”[2]。 

二、沉闷影像下的绿色诗意原则 

有论者再三批评影片的沉闷，沉闷的原因主要表现为诗意的景象和逻辑无序之间的矛盾：《德

拉姆》采用诗意式制作，这种模式的纪录片通常比故事片呈现出更多完全不同的镜头和场景，很

少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以叙事结构组织在一起，而大多是围绕一种操控着的逻辑化主题……《德

拉姆》的致命伤就在于缺乏这种意义逻辑，因此尽管它的每个画面都堪称一流，但没有一个有力

度的视角串起这些散在的碎片[3]。而我们认为，那“操控着的逻辑化主题”恰恰是影片点睛之处，

论者在批评单纯的形式美意义上的诗意时，却未能发现或者说是忽略了、或者是无法明晰那沉闷

的影像里蕴含的“操控着的逻辑化主题”：生态性的绿色诗意。实际上，影片是有意不强化逻辑

组织，而把绿色原则撒播在分散的影像中。 

绿色原则是生态美学的核心观点，是在生态危机愈加深重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符合生

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深刻地包括了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美学关系。绿色原则在

宏观上表现为：从人类中心过渡生态整体，从工具理性过渡到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过渡到有

机整体，是更宽泛的人道主义。 

如影片中失去了心爱的马的赶马人正多说：“牲口很可怜，要驮很多东西，它不像人能说话，

说我太累了，你给我驮的东西太重了。我生气的时候用鞭子打它们，其实我是心疼的，它被石头

砸死了了我特别伤心。”这难道不是绿色诗意吗，不是“多元共生”、“生态平等”和“生态同情”

观念的直接体现吗？在生态学中，生物的多样性是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繁荣发展的最基本特性之

一，只有多样性，生命才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美丽。“多元共生”意味着和谐共在，也是人类审

美意识赖以生成的前提，因为丰富的世界蕴涵了无限的内在生态价值和生态美，意味着人与万物

的平等，人类才在诗意栖居的家园中安心。文艺作品的绿色之思，重点之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万

物的普遍共生，而不仅仅是人的胜利和伟大。 

绿色原则在微观上表现为四个原则，首先是“尊重自然”；然后是“生态自我”，将狭义的局

限于人类的本我扩大到整体系统的大我；其三是“生态平等”，所有生物有普遍共生性，都享有

在自己的生命链中所应有的平等发展权利；最后是“生态同情”，对万物怀有仁爱和博爱精神[1]259。 

生态美学绿色原则在文艺中体现的新艺术精神就是“自然写作”。在影片中，导演实际上就

是用摄影机进行自然写作，让观众尽可能地接近自然，以人与自然友好和谐为最高的题材选择，

对自然采取歌颂的态度，通过作品的描述引发读者对环境的哲思。比如在人物访谈的选择上，可

以看出导演对“生态自我”的理解：104 岁的怒族老人卓玛用才，漫长的一生仿佛无法支持所谓

的诗意表达，但却是小我融合在大我中的表现。 

进一步看，正因为过于强调影片的人文诉求，违背了生态绿色原则，才导致了理解《德拉姆》

的偏差。 

当影片获得翠贝卡电影节纪录片大奖后，《纽约时报》的资深影评人斯科特评论说：“影片以

田园牧歌般的韵律，令人惊叹的风景将人带入那看上去尚未被都市文明污染的原住民生活中……

具有远远超越其地理和风土特色、可以引起全球共鸣的深刻内涵。”①许多评论文章就是从此处着

手赞美所谓“深刻内涵”的。《德拉姆》DVD 封底宣传语中就综合了诸多评论观点，认为“深刻

                                                        
① 材料来自《德拉姆》DVD 封底宣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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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指“绚丽深邃而伟大的行程”中的人文性。如江宁认为，《德拉姆》就是这样一部拂去

了历史烟尘、接近生活本相本且蕴含了深刻意义的扛鼎之作：留住历史，留住记忆……是一次艰

辛又浪漫的人文之旅，从主题的开掘上看，试图通过人与自然环境艰险、严酷而又不屈的抗争，

揭示人性中最具魅力、最有原初激情的顽强生命力……在一次又一次近似沉闷的讲述里，我们感

受到……对生命的感激和对生活的坚持[4]。 

此类评价的核心就是误解斯科特原意的、典型的自以为是的社会学评论。其实，我们谁都不

否认影片的人文价值，但人文性或者说“以人为本”，在影片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人

类中心主义”的张扬，不是导演的原意。当代生态批评，就像解构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修正主义

批评、解构男权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样，是为了解

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策略[5]。表面上看是把长期以来的人类重要性放在一边，实际上，生态美学的

宏观意义，是从人类中心过渡到生态整体。斯科特强调的“超越其地理和风土特色、可以引起全

球共鸣的深刻内涵”，其实是一种明确的生态文明观，指通过影像所呈现的生态美为处于文明危

机的人类提供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沉浸在都市文明中的人们远离大地和自然，往日的生机活力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死气沉

沉的腐肉。田壮壮反省现代社会不合理的生活结构，携带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朋友——摄影机，

聚齐一大帮志同道合的友人，逃离被死亡笼罩的城市，将自己放逐到散发着原始气息的边陲境地，

身负梦想，走过一段炼狱般的艰难旅程，将简单直白却又恒古不变的“神谕”用影像的方式传达

给芸芸众生：自然才是拯救社会、疗救心灵的一剂良药。 

在当前，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理念，“生态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

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路径及其实践结果……是

对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

碑……”；“就本质与含义而论，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

成的整体性文明”[6]。以这样的高度看田壮壮的创作，《德拉姆》的绿色原则弥足珍贵。 

三、符号影像后的生态存在美 

生态美学是一种当代存在论美学。生态存在论美学有几个基本范畴：生态论的存在观、天地

神人四方游戏说、诗意栖居、家园意识、场所意识等[1]293。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应从认识论过渡

到存在论，已成为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共识。在认识论中，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在存在论中，“此

在”和世界有一种在世关系，人与自然是统一的。 

《德拉姆》的沉闷或者说散乱，其实在追求生态论的存在观中的“此在”，而这“此在”存

在于“天地神人四方世界”结构中，展开后获得审美的生存必由之路，“四方游戏”是“此在”

在世界中的生存状态，而最终的效果是“诗意地栖居”。 

在我们看来，《德拉姆》影像符号的生态存在美，集中在它对“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和“家

园意识”的恰当表现上。 

早在史前时代，仓颉造字就体现了“人生天地间”的意境。“大”字象征一个伸开双臂、叉

开双腿、站立着的人；“立”字就是在这个人的脚下加一道横线，那横线就是大地；如果在这个

人的头顶上方加一横线那就是“天”[7]。这反映了原初人民敬重土地、顺从天意的思想，人是居

住在天地之间的生物，天地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场所和物质基础。老子把这种原始混沌

的生态思想提炼成哲学语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海德格尔借鉴了老子“域中有四大”的框架，将“道”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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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神”，阐述“神”是一种规律，是万物遵循的法则，它隐匿于其他三者之中。 

由于海拔和环境的关系，《德拉姆》中的居民是最空灵的旅行者，是更接近天空的生存。同

时他们也是最厚重的耕作者，脚深陷于大地之中，吸收天地灵气。虽然人烟稀少、道路闭塞，但

让人惊愕的是这里融合了多种教义，西洋宗教、土著宗教、佛教在这里和平相处，宗教信仰使各

少数民族居民其乐融融。影片中的“神”就像是一种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和宗教熏陶下的坚定信仰。 

影片中“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主要体现在“茶”这个物质上。《德拉姆》又名《茶马古道》，

把茶、马、古道归为一体。茶接受阳光的爱抚、雨水的滋润和大地的养分，直接与人的生存有关。

西藏人民长年吞食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难以消化，茶成了生活的必需品。为了消除藏族人民的

生活危机，也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云南边界的马帮就长期往返于危险的古道运送茶、粮食

等货物，茶马古道不仅仅是贸易之道，是两地人民的生命通道，同时也寄宿着神灵。“自然万物

都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都能通过神发生交感。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社会，这种生命一体

化观念，不仅体现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上”[8]。影片中，家家火塘边都

摆着一壶酥油茶，女主人用酥油茶桶打酥油茶，技术娴熟，动作潇洒，富有生命的节奏感和韵律

感，呈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特质。一束圣光从天顶照射下来，火焰如盛开的花朵刺激眼球，罐

子里的酥油茶热闹地跳跃，女主人弓着身子，用勺子不停地搅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平静，生活

被一种诗意所包围。这种温暖瞬间传递给观众，喝酥油茶也像一首壮美的诗，粗糙朴质的大碗中

盛着浓稠的茶，一饮而尽的快感和喝完后的神清气爽，让人感慨造物的神奇，人与神在烧茶、喝

茶等日常活动中进行肉体磨合和精神碰撞。 

再看家园意识表现出的生态理想美。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新时代的本质是由神话、由

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连根拔起”，

“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①。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也说：“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中国人，找到了这一

造型范式来体现自己的世界观。这种沉入自身，沉入‘伟大的无’（它同时又是衍生万物的本原）

当然是对每个人在单独面对大自然时的那种激越状态的诗化解释。在一个人单独面对大自然时他

会感受到一种自我融入大自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独特感觉，在这种感觉下，宇宙与个体之间的

矛盾消除了。而通常，宇宙与个体总是对立的，正如人与风景也是对立的一样。”[9] 

田壮壮借鉴中国山水画“无”的表现方式，用自然、质朴的镜头语言，借助神奇浪漫而又危

机四伏的自然风光，描绘了居民贫瘠而又富足的生活，营造了一个民风淳朴、天真的理想国度。

影片一开头便是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的公路，没有飞速疾驰的汽车，没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几

匹马零零散散地站在路旁，安静地等待主人到来。稻田里插着绿色秧苗，洋溢着青翠的气息，人

们悠闲散漫地来回走动。田壮壮说：“云南的风光是美的，到处是不用结构和组织的画面和构图。

但是，到了那边之后，你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你都会觉得简单、朴实、平凡。我们都可以感受

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无法创作出来的生活美。”[10]贪婪、虚伪和世故等恶劣的品质消失得无影无

踪，取而代之的是善良、真诚和好客。山间破烂的喇嘛庙里居住着最虔诚的信徒，少年们坚信皈

依宗教可以逃避罪孽；白色房子映衬在青山绿水之间，那是迥异于喇嘛教的外来宗教——基督教。

80 岁的老人带着族人，倾听着上帝的召唤。热切的眼神，安详的动作，已然领悟上帝的教诲。 

这就暗含了海德格尔所谓的人与自然相处是诗意的高境界。马帮运用最原始的工具进行运

输，他们踏着不急不慢的步子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卷起山路层层的泥沙，被郁郁丛林吸收回去。

马队像上天派来的使者，打破荒山野岭的沉寂；马蹄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仿佛与流水光年打了个

                                                        
① 参见: 冈特·绍伊博尔德.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 宋祖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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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面。燃起篝火去点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配合着篝火温暖的光辉，天上的点点繁星熠

熠发光、交相辉映。最原始的地方保持最原始的面貌和家园。“‘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

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的感觉，因而才使那个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

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与。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

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11]而这个由大地赐予的人间仙境可能由于现代化

的侵入慢慢被腐蚀，最美丽的女教师可能会嫁给城市里来的江湖老大，拥有六种语言的家族可能

会做起旅游生意，公路的修建，电器的涌入，可能会让这里淳朴的一切逐渐消失。虽然有这种隐

患，但是导演仍衷心地赞美眼前的村庄：它紧贴自然，满眼笼罩葱绿，心灵清澈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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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ticism on the documentary Delamu, directed by Tian Zhuangzhuang, was often confined to 

the angle of art criticism.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eco-criticism, there existed recovered charm of natural 

beauty in its grave expression, rich and colorful green poetic principle in dreary image and ecological existent 

beauty behind image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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